
1918 年岁末。

一艘从日本开来的

巨轮，经过多日海上航

行，终于来到了吴淞口，

船速开始放缓，海浪轻轻

拍打着船舷，几只海鸥迎

风飞舞，迎接着远航归来

的游子。

李汉俊站在甲板上，

眺望着港口的方向。越来

越接近的，是即将抵达的

岸，是摩登而陌生的上

海，是阔别多年的祖国。

视线渐渐模糊，说不清是

因为江上的雾气，还是因

为奔涌而出的热泪……

世界新开
李汉俊在新渔阳里 6号入住半

年后，某一天，有客来访，来者是李

汉俊在日本结识的友人，邀请他出
任《星期评论》的编辑。故人重逢，分

外亲近。两人谈起时政，颇为忧虑，
都认为启迪民智很有必要。因此，李

汉俊欣然受邀，出任《星期评论》的

编辑。
《星期评论》创办于 1919 年 6

月 8日，办刊宗旨为：介绍世界大势
与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

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
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

创刊初期，《星期评论》主要宣
传孙中山的思想，两个月后，由于李

汉俊的加盟，刊物转向宣传马克思
主义为主，成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与李大钊、陈独
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

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这一年的 8月 17日，李汉俊以

“先进”为笔名，在《星期评论》第 11

号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怎么

样进化？》，很快，李汉俊成了《星期评
论》的主笔，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1920年元旦，《星期评论》周刊
发表了新年宣言《红色的新年》。当

时的社会民众刚刚经历过半年前疾
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精神创痛尚

未愈合。新兴的知识分子处于危局
之中，感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

差，苦心探索着中国的出路，发出了

红色新年“世界新开”的呐喊。
“世界新开”的呐喊正是李汉俊

的心声，他既是“世界新开”的热烈
祈盼者和呼吁者，也是务实的实践

者和推动者。他不遗余力地传播新
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热情宣传

马克思主义，把思想武器交给民众。
他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1920年 2月，李汉俊与兄长李
书城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 17

号居住，《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
编辑部搬到了李汉俊兄弟的寓所。

同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
辑部也随之回到上海。《新青年》与

《星期评论》，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
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 6月 6日，在上海租界
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强行干涉下，

《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但《星期评
论》社并没有停止战斗，在 6月 7日

刊发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
言》中，李汉俊等表示，他们将专心

致志于“刊行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
义的书籍”“我们生存一天，一定是

为改造社会尽力一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

件。1920年 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组
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李汉俊是研究会骨干成员。同
年 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共有成员 17名，陈独秀是书记，李
汉俊是重要成员。1920年 9月 1日，

《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
关刊物，李汉俊是编辑部主要成员。

在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组织的一切重要活动，李汉俊都

是重要参与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创办的一切宣传机构，均与李汉俊

有着密切关系。他或是刊物的主编，
或是主要撰稿人。这些宣传阵地，

正是在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

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展现出光

彩夺目的理性光芒。也正是有

了李汉俊这样的先驱者以及

无数接力者，马克思主义的火

种，才能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一个新世界即将打开，一

个伟大的政党正在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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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来
1904年，李汉俊第一次踏上前往日

本的轮船，年仅 14岁的他，紧紧跟在兄

长李书城的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
的世界。轮船、大海、都市，在少年的眼中

是迥异于家乡潜江的崭新天地。在日本
和祖国之间往返几次后，十四个春秋倏

然而逝，沉潜在眼底的，是日月轮换刻下

的年轮，是眼界和格局伴生的自信和勇
毅。去日本时，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装

了几件替换衣服。如今归来，行囊里装满
了日、英、德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

刊。这是他十多年去国怀乡取回的“真
经”，也是他日后在中国大地播撒的马克

思主义火种。
一声汽笛，穿透云层，在黄浦江上空

久久回响。上海到了。
上岸后，李汉俊跟随兄长李书城，一

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 6号，
这是他来到上海后的第一处寓所。李汉

俊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在法

租界换过多处寓所，其中霞飞路新渔阳
里 6号如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白尔路三益里 17号

是《星期评论》社社址，望志路 106号
（今兴业路 76号）如今是中共一大纪念

馆。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的寓所

召开。
年长八岁的兄长李书城是汉俊从小

膜拜的偶像。1902年 5月，20岁的李书

城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同时入学的有黄
兴等三十人，同班同学还有周树人（鲁

迅）等。那年，李汉俊眼泪汪汪地送走了
二哥。李书城也是打心眼里疼爱着弟弟，
课业之余，想得最多的就是弟弟，每每看
到身边的低龄留学生，总会情不自禁地

想：如果弟弟也能出来开开眼界该多好。
但他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供弟弟出国

留学的钱。
1904年初，李书城得友人吴禄贞资

助，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
李书城委婉地提出，希望弟弟也有机会

去日本留学。吴禄贞豪爽地一挥手，说
道：“这有何难？把汉俊带上，钱我来出。”

于是，14岁的李汉俊，便跟随兄长一起
东渡扶桑。

在日本，李汉俊学习了日语、英语、
法语等多种语言。多年以后，他才意识

到，当年在日本打下的外语基础，是他日
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倚仗。

凭借着扎实的外语功底，他翻译了《马格
斯资本论入门》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在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面对突然闯入的法

警，他以一口流利的法语从容应

对法警的盘问，最终化险为

夷，与会者得以安
全转移。

红色档案
系列之四十五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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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长信
黄包车把李汉俊带到了法租

界霞飞路 567弄弄堂口，李汉俊走

进弄堂，只见石库门弄堂里的建筑
还很新，大概只造了两三年，红的

墙、黑的瓦，颇有些怡然自得的市
井气。前后房屋间隔很近，邻里之

间气息相闻。霞飞路近在咫尺，但一

走进弄堂，喧嚣止息，竟是一方闹中
取静的难得天地。新渔阳里 6号在

弄堂的深处，大门上写着“惟德是
辅”四个大字。院子很小，几步就到

了客堂。两层小楼精巧别致，算不
得宽敞，但规规整整，倒也舒适。

李汉俊对此处的居住环境挺
满意，闲暇时便去霞飞路走走，或

去弄堂对面的湖北善后公会坐坐，
跟湖北老乡聊上几句。某一日，他

正坐在善后公会喝茶，听到有老乡
在大声招呼———“詹先生来了，快

里边请。”
随即，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有

老乡给李汉俊介绍说：“这是詹大
悲先生。”李汉俊之前早就听闻过

詹大悲的大名，知道此人经历非
凡，胆识过人。

李汉俊与詹大悲一见如故，一
聊又知道都居住在新渔阳里，比邻

而居，彼此便多了一些亲近。两人
从此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时事，

聊正在日本风行的社会主义运动
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两人还合作翻

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

之指导原理》，在上海《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上发表。

某日，两人一起喝酒，詹大悲
趁着酒兴，说道：“汉俊，你虽年龄

比我小，但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我佩服得很。来来来，敬你一

杯，你我投缘，真想学古

人结为异姓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

月同日死。”李汉俊哈哈一笑，端起
酒杯一饮而尽。没想到，酒后戏言，

竟然一语成谶。
冬去春来，法租界里梧桐披了

新绿，街心花园鲜花争奇斗艳。这
一日，詹大悲叫上李汉俊，兴冲冲

来到湖北善后公会，说要给他引见

老乡。进了善后公会后，詹大悲熟
门熟路走进一个房间，指着两名三

十多岁的男子，给李汉俊介绍说：
“这位是董贤琮（董必武原名贤琮，

号壁伍，“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后，以号代名用的谐音），武昌

起义时，贤琮从家乡赶到省城，参
加了汉口保卫战。从那时起，我俩

就成了并肩战斗的好兄弟。这位是
张兄国恩。”

四位湖北老乡在他乡相遇，聊
得畅快。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讨论匡时济世的良策。李汉俊向他
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

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
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

给他们。董必武等人虽一时看不甚
懂，但听着李汉俊讲解，竟也入心

入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可
日益加深。

李汉俊对他们说，马克思主义
是“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只要

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
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

撞了”。他后来把这个形象的比喻

写进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一
文。不知不觉，李汉俊俨然成了他

们的中心，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
指路人。董必武后来多次回忆说：

“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法租界的生活成本无疑是高

的，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詹大悲、
董必武等人日渐拮据，最艰难的时

候，靠詹大悲典当衣服、蚊帐度日，
詹大悲和董必武有时只能共穿一

件长衫。李汉俊虽竭力接济，但他
自己也并不富裕。

如此饥一顿饱一顿总不是个
事，董必武便和张国恩一同回到武

汉，准备创办一份报纸，反映民生
多艰，替老百姓说话，还可以用来

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严酷的现实，
使他们的报国愿望一次次受挫。董

必武深感彷徨和焦虑，于是写信给
李汉俊，述说苦闷。

收到来信，李汉俊的心情也很
沉重。他知道，董必武他们遇到的

阻力，正是革命遇到的阻力。该如
何冲破这重重阻力呢？他陷入了沉

思。思考多日后，李汉俊给董必武

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回信。
李汉俊的信像一道雷电，瞬间

击中了董必武的头脑。他反反复复
读李汉俊的来信，越读越觉得有道

理。这封信，让董必武真正树立起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他成了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
柯”的共产主义者。

■ 新渔阳里 6号，

今为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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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汉俊

■ 《星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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